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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蒲孤連忙道：
「黃姑娘！令祖對你固然不慈，你卻不

可不孝，因此你千萬不能存這種心！」
黃鶯張口欲言，卻不知為了什麼，竟然

又嚥了回去，祇是低頭播弄手中的那一捧修
羅刀，沉思良久，她才向金蒲孤道： 「爺爺
是絕對不再收留我了，今後我將怎麼辦？」

金蒲孤一怔。
南海漁人卻笑道：
「金老弟一定會給你找個妥當的歸宿之

地的，你用不著為這個問題而擔心。」
金蒲孤連忙道： 「前輩！這不妥吧！」
南海漁人笑道：
「黃姑娘是為了我們才弄得流離失所，

我們當然要替她日的歸宿作個安排，老朽年
已就木，這件事自然要老弟多費點心，而且
我們已經答應她要陪她暢遊天下名山勝地，
更不能對她失信……」

金蒲孤急了道： 「劉素客一日不除，我
一日不得安心，那裡有心情去遊玩呢！」

黃鶯連忙道：
「你們可以不必管我，我也不一定非要

靠你們照顧，早先我在水晶宮中跟你們定下
那個條件，祇想借重你你們擺脫爺爺，現在
爺爺以為我死了，我相信可以照顧得了自
己！」

金蒲孤忽然聽她說出這番話來，倒是微
微一怔，黃鶯將手中的修羅刀送給他們每人
一把，自己留下一把。

然後將餘下的刀一起擲入海中，口裡輕
輕吹著嘯聲，那條怪魚聞聲朝她點點頭，沒
入海中不見！

南海漁人愕然道： 「黃姑娘！你這是作
什麼？」

黃鶯笑道：
「我叫老灰替我把剩下的刀收到一個最

妥善的地方，除了我之外，再也沒有人能得
到他們了！」

金蒲孤點點頭： 「這倒是個好辦法！」
黃鶯又道： 「現在我們必須要想個辦法

離開這兒，前面有船，我們去找一條……」
金蒲孤連忙把她拖住了道：
「不行！你爺爺與劉素客都在前面，他

們以為我們死了，才焚山毀居，我們到前面
去，給他們看見了，豈不是又生麻煩！」

黃鶯皺眉頭道： 「那怎麼辦呢？」
金蒲孤道： 「我們自己有船，就在這附

近，等天黑之後，我們可以悄悄地離開此
地！」

黃鶯點頭不響了。
等到光線黑了下去，黃鶯才赴至金蒲孤

身邊道： 「天黑了，我們可以走了，你說的

船呢？」
金蒲孤在沉迷中覺醒過來，詫然道：

「南海前輩不是去取舟了嗎？」
黃駕搖搖頭道： 「我不知道！他鑽進那

個山洞後，一直就沒有出來過！」
金蒲孤大為著急，連忙趕到巖洞中一

看，祇見輕舟仍是安然無恙地放在原處，南
海漁人卻不知那裡去了！

金蒲孤前後找了一遍，終於在海邊找到
了一柄修羅刀，一片刮平的岩石上刻著一行
字跡 「輕舟難載三人，余水性不弱，孤身浮
海，諒無問題，故以舟留供二位之用，劉素
客必須除之，余自審力不足任此，反為老弟
之累，乃先行矣！鋤奸之事，諒老弟必有善
策，余毋庸多作費言。此去湖海為家，老弟
功成之日，余當專程赴賀，此生結識老弟，
誠為無上之幸」

金蒲孤默念已畢，隨手抬起遺刀，將巖
上字跡利去，心中卻暗怪這老傢伙太滑頭，
他明明是拔腿一走，將黃鶯交給自己安排。

帶著一個女孩子的確是麻煩事，可是除
了南海漁人所說的方法外，他實在想不出更
好的處置！

黃鶯也看見了那片留字，倒是有點惋惜
地道：

「這個老頭子的人很有意思，我本來想
叫他陪我玩玩的，早先他自己也答應過，想
不到他一個人先溜了！」

金蒲孤輕輕一歎道：
「黃姑娘，你放心好了，他走了還有

我，我們答應的事絕不會反悔！」
黃鶯似乎不相信地道： 「你不是討厭我

嗎？」 （一一三）

「這個嘛……智子小姐，因為你爺爺先
去崖邊弔祭你的父親。你父親是你爺爺最疼
愛的小兒子。」

「告訴我，爺爺是個什麼樣的人？為什麼
我以前從不知道這件事？」

「智子小姐，如果你知道他的名字，就會
理解為什麼了。」

「那麼，我爺爺的名字是……」
多門連太郎突然衝上去抱緊智子，不讓她

有掙脫的機會，然後才在她耳邊輕聲低語了一
些話。智子聽了，整個人都僵住了，她甚至忘
記了的正被男人擁在懷中，祇是茫然地看著多
門連太郎。

「這件事……千真萬確？」
「絕對不假！待會兒你就可以看到爺爺

了。」
「那麼……那麼……我父親他……」

多門連太郎又在智子耳邊低聲說了另外一
個名字。

「智子小姐，這樣你就明白了吧！縱然你
父親再怎麼愛你母親，他們還是不能正式結為
夫妻。因此，你母親在聽到事情的真相時，無
法承受這個打擊。」

智子猛然推開多門連太郎，全身顫抖地跑
到長椅旁邊，極度悲傷地跪在地上輟泣。

原先智子一直懷疑自己的親生父親是個專
門玩弄女人感情的人，這件事情甚至嚴重傷害
了她的自尊心，沒想到……

她哭得傷心極了，並且哭了許久，直到多門連太郎悄悄來到
她的身後把她抱了起來，吻乾她臉上的淚水。

智子的情緒雖然還沒有平靜下來，卻也不再從他的臂膀裡掙
開。

同一時間，衣笠智仁正坐在琴桿呷的前端。他剛才扔向崖下
的花束，已被狂亂的漩渦卷沖得沒了蹤影。

太陽漸漸西沉，落日的餘暉把衣笠智仁的側面映照得曜曜生
輝。衣笠智仁睜著微微濕潤的雙眼，望向大海的盡頭。

夕陽沒入地平線了！但是今天西沉的太陽，明天又將從東方
昇起…… （完）

裴爺明知柯老推托，也不怕飛上天去，便回道： 「就依年兄
這等辦法。」柯爺起身告別回去。寶珠小姐因要回家，與裴府兩
位小姐依依不捨，哭別一場，又向裴爺大拜八拜，謝他始終成全
之恩。裴爺笑道： 「那知我家高樓，仙題 『聽月』，為爾夫妻佳
兆！將來贈爾丈夫，以成千古佳話。」

寶珠含羞拜謝。裴爺將宣府聘禮，又另贈寶珠百銀一千金，
裝於箱內，先著人送至柯府。隨後擺酒，代寶珠餞行。此刻大家
苦在心頭，哪裡吃得下去。寶珠略領情意，拜別裴爺並裴家兄
妹，帶了如媚、如鉤兩個丫環，起身上轎。裴爺雖義不容辭放寶
珠回去，心中也有些不忍，陪灑幾點眼淚。裴家兩位小姐更不必
說是傷心的了不表。

且言寶珠回家見母，少不得又是一番悲苦。姐弟見面，也悲
切一會。明知秀林的報應，祇有暗暗的歡喜，也不便細問。這是
骨肉小團圓。又見寶珠許了宣狀元，夫人甚是感激裴爺，供他長
生祿位，每日燒香答謝。柯爺怕人作餞，又要答席多費，悄悄叫
下車子，把衣物裝上，不到三日內，也不去告辭裴、宣二府，帶
了家眷回他江西去了。

裴爺自打發寶珠去後，於次日即到宣府去會宣爺，說明柯老
父女相會，叫你令郎到江西入贅的話說了一遍，又道： 「柯年兄
起程，我來奉約前去餞行。」宣爺聽說，心中也自歡喜，祇是又
叫兒子告假去招親，未免又費週折。然知柯老一生直拙，也無可
如何，祇得聽之而已。及說到餞行一事，差人打聽柯爺何日起
身，在他門上問了幾天，總無一個實信。到了三日後再去討信，
衙門已換新任太僕在那裡收拾呢，哪知柯府家眷早已動身去了，
祇得回覆宣、裴二爺。俱詫異道： 「此老還是這樣脾氣，竟自不
別而行。」宣爺道： 「裴年兄，承你成全小兒的親事。柯老已
去，怎麼辦法？」裴爺道： 「不妨事的。有小弟作主，不怕柯老
變動。明日可叫令郎上本告假，請旨完姻。柯老敢抗旨麼？」宣
爺點頭稱是。裴爺告別而回。

宣爺送出大門，回到後堂，即向登鰲說一遍，叫他明日早朝
上本。宣狀元見寶珠已去，心中正在著急，今聽見乃尊吩咐，心
內好不興頭，忙在燈下細細草成一本。到了次日早朝，果將這道
告假的本遞上去。天恩准將下來，許其奉旨完姻，准其給假半
年。旨下，狀元謝恩，回到府中，稟知父母。宣爺即去代他打點
行裝，派了廿幾個得力的家人，並兩個書僮抱琴、醉瑟跟隨。宣
狀元又去告辭裴爺，方回來告別父母，起身出了皇城。

一路兼程而進，直向江西南康府建昌縣而來，在路上非止一
日，那日到了故里，宣府族中凋零，祇有一房老家人夫婦看守房
屋。今見公子榮歸，祭祖完姻，好不興頭。忙將房屋打掃，請公
子居住。少不得有合城文武官員前來拜賀，狀元一概不會，容日
拜謝。又去下鄉祀祖，拜會合城文武。已畢，方打點自己親事。
一面家中油漆收拾，張燈結綵；一面要打轎去親拜柯岳丈。忽又
想道： 「且慢，待我便服往他府第先探聽一番，再去面拜。」道
是狀元多出一件波折，又生出意外事故來。

且言柯直夫有一個胞弟，名叫庸夫，字近魯，小直夫一歲，
生得面貌無二，住宅第兄毗連，祇不過門樓分列東西。庸夫家道
富有，祇是目不識丁，納粟做了監生。 （六十二）

走到病房門口，她就聽見爸跟阿姨的聲
音。

「我都說了我沒事。」
「都昏倒了還說自己沒事！」
「爸，阿姨。」歐嘉芝走進病房，剛

好看到老爸急著要下床，而阿姨正在阻止
他。

「嘉芝，你來得正好，快幫我勸你爸
回病床上休息，他才剛醒，就又不安分
了。」柯靜芳拉著歐嘉芝的右手，要她幫
忙勸她那個固執的爸爸。

「不是我不休息，我祇是要晚點再休
息，等一下醫院有個大手術要進行，我一
定要在場才行。」

歐厚德很堅持，待會兒的手術萬一有
個差池，醫院可是賠不起。

「爸，是什麼手術這麼重要，非得要
你親自在場？」

據她所知，爸爸這幾年已經把大部分
的手術都交給醫院裡其他的資深醫生去進
行了。

「是我上次跟你提過的宇宙集團的第
二代接班人，醫療團隊經過幾次開會研究
後，決定今天要幫他進行電擊手術來喚回
他的意識。」

「所以，女兒，你快幫我勸勸你阿
姨，讓我去把這個手術完成好嗎？」歐厚
德拉了拉女兒的左手，要她幫忙勸勸和她
一樣固執的阿姨。

被他們一人各拉住一邊的手，又一耳
朵聽一邊的碎碎念，歐嘉芝差點被搞瘋。

「唉喲，你們兩個也幫幫忙，別再拉
我了，我的手都快脫臼了！」歐嘉芝沒好
氣的說。

原來這兩個老人鬧起脾氣來，竟這麼
的幼稚！

聽她這麼一喊，兩人嚇得同時放手。
「阿姨，我覺得爸爸說得有道理，這

個手術很重要又人命關天，你就答應他，

讓他做完這個手術吧。
」

歐嘉芝先跟站在自
己右邊的阿姨說。

說完，才又轉向左
邊， 「爸，那你也要答
應阿姨，做完這個手術
後，就好好回家休息個
幾天，醫院幾天沒有
你 ， 並 不 會 倒 的 ，
OK？」

歐 嘉 芝 想 起 之 前
Gordon 罵她自以為是
無敵女金剛，原來她工
作狂的遺傳基因是來自
老爸。

「那 好 吧 ， 我 答
應，但我會在手術房外
等，等你一結束手術，
就必須跟我回家休息。
」柯靜芳沒辦法了，祇
好妥協。

「沒問題！」歐厚德立刻拍胸脯保
證，一人退一步，海闊天空。

「那你們聊一聊，我先到四樓手術室
做準備了。」趁未來老婆還沒反悔之前，
歐厚德動作迅速地閃人。

現場祇剩下歐嘉芝跟她阿姨。
「你看你爸，永遠把救人當作生命中

最重要的事。」柯靜芳失笑地搖搖頭。
「嗯。」阿姨的話，讓她不知道如何

接下去，所以她祇輕輕地應了一聲。
曾幾何時，自己跟阿姨之間竟變得這

麼生疏客套？
「呃……阿姨，既然爸已經沒事了，

那我先回店裡了。」為免尷尬，歐嘉芝決
定先走，何況Gordon還在車裡等她。

她擔心他等得太久，覺得太無聊，會
溜上來找她。 （二十二）

當時，我和白素就互望了一眼，交換了一個眼
色，心中都知道：費力在努力掩飾什麼。

可是，他究竟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我卻也
說不上來。

我心中十分惱怒，竭力忍著，也陪著他笑了
幾聲： 「原來你業餘興趣，是研究明史？」

費力醫生這時，已完全定過神來，講話的語
氣，也自然得多： 「也不單是明史，歷史上的許
多，我都有興趣，但由於歷史疑案實在太多了，
所以……我只對神秘失蹤、下落不明的人有興
趣。」

我又勉強笑了一下： 「哦，就像集郵的專題
搜集一樣？差不多是這樣。」

費力點頭： 「可以說是這樣，建文帝失蹤之
後，明成祖曾進行廣泛的搜尋工作，甚至傳說三
寶太監七次下西洋，都是為了找他。」

我好氣： 「聽說是那樣，不過沒找著。」
費力卻十分有興致： 「對於建文帝的記載，

不是很多，也不是很詳細。」
我打斷了他的話頭： 「那些有限的記載，自

然也給你全收集來了？」
他舔了舔嘴唇： 「我盡量收集，嗯……有一

則筆記，說後來，有人在廣西的十萬大山見過一
個人，自稱是朱允文，後來，好像又做了和尚。
」

我乾笑： 「就是那樣，傳說紛紜，沒有人可
以肯定何者是真，何者是假，幾百年前的事了，
當時都沒有人明白，何況是現在？」

他又吞了一口口水，欲語又止，神情古怪，
而且，時時露出焦切之情來，他又道： 「你是不
是知道什麼人，對這方面有特別研究的？」

我一口就回絕： 「對不起，沒有。」
這時候，白素也說了一句聽來相當古怪的

話： 「費醫生，看來你很急於想知道那位朱允文
先生的下落，為了什麼？」

費力震動了一下： 「不，也不是那麼急，不
為了什麼，只是……為了好奇。」

他這樣講，別說聽的人是我和白素，就算是
我們的管家老蔡，也可以知道他在說謊，所以我
們都望著他，對他的話保持沉默以示抗議。

那令得他十分狼狽，竟至抹了抹汗，可是他
還在強調： 「好奇，完全是為了好奇。」

我冷笑了一下： 「感到好奇的，應該是我，
費力醫生，你在研究的課題，在人類的精神病方
面？」

他怔了一怔，自然而然搖了搖頭： 「沒有的
事，那不是我的學科。」

我揚了揚眉，很含蓄提醒他： 「如果需要長
期觀察一個精神病患者，也就是說，如果需要長
時間和一個瘋子打交道的話，那麼就很容易使人
聯想到他是在研究有關精神病的事。」

我說得十分緩慢，也十分認真，他用心聽
著，等我說完，他皺著眉： 「我研究的，和人
腦的記憶系統有關……」 （三十七）


